
到五沟镇敬老院慰问演出

艺术团吹唢呐喜迎十八大召开

慰问贫困学子

罗大山在吹唢呐

安徽濉溪县五沟镇，提起罗大山的名字，几
乎无人不晓。婚丧嫁娶，大家都要预定他的唢
呐班子，可预定都要提前半年以上。不仅仅因
为他性格豪爽和服务热情，还因为他是一家几
代十多人同台演出。

从父辈吃唢呐这碗饭，到罗大山带领全家
人创办演艺公司，再到名满五沟镇、享誉濉溪
县，一步步的从艺之路，罗大山走得艰辛却还算
顺畅。现在，罗大山的儿子也正着手开办自己
的演艺公司。

□ 范胜明 记者 赵汗青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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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善养生者，先除欲念。

——《男女绅言》”

唢呐吹出四代幸福人
濉溪五沟镇有个演艺公司,一家十余口同台吹唢呐

今年67岁的罗会干是罗大山的父亲，当年，13
岁的罗会干跑到涡阳，跟随师傅学习唢呐。“三年
满、四年圆，五年给师傅再挣一年钱。”这一学足足
学了5年。

熬到出师，正是“文革”时期。当时各生产大
队都组建了宣传队，师傅教的传统曲目属于“四
旧”不让吹，罗会干便学吹《东方红》等当时流行的
曲目。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身手大显，大家从他
的唢呐声里才听到《百鸟朝凤》《王大娘扒缸》等脍
炙人口的传统曲目。

罗会干有21个徒弟。他说，自己就是“草根艺
人”，没有文化、没有文凭，走进的是乡村，接触的
是百姓。知道老百姓最喜欢看啥、最喜欢听啥。

传承唢呐传统曲目，老罗从不保守，也不怕徒
弟们学会了争他这碗饭吃。老罗说：“能把这手艺
一代代传下去，又不失古韵古味，这是俺这一代民
间艺人的责任。”

罗会干：13岁涡阳学艺

去年，罗大山成立了濉溪县罗大山演艺公司，
从艺 20 年终于让团队走上了正轨。现在，罗大山
这个以家庭为主的演艺团队的演职人员达到了50
余人，儿子、儿媳、外甥、外甥女都在跟着罗大山做
演艺公司，其唢呐、歌舞、小品、魔术、杂技等表演，
主要针对农村婚丧嫁娶等活动，在淮北、宿州、亳
州乃至江苏徐州、河南永城等地都享有盛名。

“由于家庭的环境，三四辈人都做演艺，生长
在农村，艺术就来源于生活，一切小品和戏曲都来
自美好乡村等内容。”罗大山告诉记者。

特别是近年来，罗大山的家庭积极响应文化
大发展号召，他们自编自演反映农村文明建设、道
德建设、美好乡村建设以及民生工程等 20 余个节
目，先后到集市、村庄、敬老院、幼儿园免费义务演
出 40 余场次，并长期结对子资助关爱 3 名贫困儿
童的学习和生活，为地方文化建设、文明建设和美
好乡村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14 年，罗大山
的家庭被濉溪县评为首届“最美家庭”。

谈起未来发展，罗大山告诉记者，近期他正在
筹办艺校，正在投资，希望能传承一些真正的功
夫，“培训农村孩子唢呐、吉他还有舞蹈”，能把传
统的东西传承下去。

未来之路：梦想办艺校传承

罗大山一家在吹唢呐

修身先修德。罗大山和他的团队以演技、诚
信占领当地演出市场，从不上演那些带有低俗和
色情情节的节目，由此也赢得群众的高度称赞。

“现在老百姓品位也提高了，对我们的节目要
求也提高了，低俗的内容我们坚决杜绝。”有一次
在皖北某县演出时，几个老头要掀舞台车，说我们
的演艺节目不行，好的喇叭节目要带“脱衣舞”。

罗大山认为，群众心里还是向善向往美好的事
物，所以坚决拒绝这些节目内容。“邪不压正，那些
东西流传不远，长久下来也不会被群众所接受。”

比起爷爷和父亲，今年 25 岁的罗天保没有费
劲打拼，“坐享”家庭给他带来的优越条件。这不，
去年结完婚，父亲就给他买来一辆价值 30 多万元
的舞台车。

但为了成才，罗天保没少吃苦。和爷爷一样，
十来岁就到河南、亳州等地，边习武边学艺。习练
唢呐，不能在人烟密集的地方，否则让左邻右舍心
烦。不论是三伏还是三九，站在野地里，“嘀哩哇
啦”一吹半天。别的少年都在戏耍，罗天保只能耐
下性子苦练技艺，烦也烦过，闷也闷过。

对于父亲，罗天保有敬畏之心，传统剧目，只能吸
引老年人，随着岁月流逝，它的听众将会越来越少。
今后除了演出内容要丰富多彩，吸引听众之外，还要
把队伍做得更正规，最终成立自己的演艺公司。

罗天保：演艺更要丰富多彩

罗大山是艺名，真名叫罗士军，从小耳濡目染
唢呐和器乐演奏，12 岁就在父亲手把手的指点下
开始学艺。听名不听声，不熟悉他的人都以为他
是位老艺人，其实他今年才45岁。

1997年，濉溪县组织“迎香港回归唢呐大赛”，
各乡镇的好手云集县城。凭着一曲《喜庆香港回
祖国》唢呐，罗大山力拔头筹，一吹成名。从此
再到乡村演出，老百姓会说，“就是那个吹了第
一的”。随后，罗大山曾先后代表濉溪县和淮北
市参加过省里的会演和比赛。10 年前，精力和
体力不支的罗会干将唢呐班子交给年富力强的罗
大山统领。

而今，这个班子发展壮大到50多人，5辆舞台
车。“老父亲、自己媳妇儿、妹妹、儿子、女儿、儿媳
和堂弟，亲戚门口上就有10多人，在一起靠着唢呐
生活！”大罗掰着手指，乐呵呵地说。

罗大山说，唢呐是非常喜庆的乐器，几辈人从
贫穷走向能生活，再走向今天的幸福日子，主要还
是国家政策好。

青年时代，罗大山的愿望是当兵，但后来还是
从艺了。学艺和演出非常艰辛，用罗大山的话说，
就是“苦得没法形容”。

以前和现在那是不能比。当年外出演出，靠
的是两条腿，条件好点了，买辆自行车，风里来雨
里去。有一次去涡阳县石弓镇演出，有个村是专
门种植烟叶的，一行8人晚上只能睡在烘炕烟叶的
烟炕上，只有一床被子，冻得无法入睡。“现在出门
都是车，小车、商务车、面包车都有七八辆，各种舞
台都要带着大屏幕。”

罗大山：唢呐一吹三十余年


